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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西平*

西方近代以來漢語研究的成就

本文分別從漢外辭典的編纂、漢語語法的研究、中文拼音的形成、中國近代辭彙的變化四個方面系

統梳理了西方近代以來漢語研究的成就，從語言學史的角度揭示了近代以來中西文化的互動和交流。

館發現，近幾年來才開始有人對它作較為深入的研

究。（3）該辭典“葡語詞彙約收6,000餘條，而與之對

應的漢語字詞祇有5,460多條，有540多條葡語詞彙

尚未填漢語對應詞。”（4）該辭典在西方人的漢語與

西方語言的雙語辭典編纂史上有以下幾點不可取代

的學術地位：

其一，它是最早的漢語 - 西方語言對照辭典之

一。正如楊福綿所說，雖然此時中國已有《華夷譯

語》，但主要是漢語與少數民族及鄰國語言的對照

辭典，真正的漢語與歐洲語言對照的雙語辭典應是

從《葡漢辭典》開始的。

其二，它是最早的用羅馬字母給漢字注音的系

統，實際上是最早的中文拼音方案，這點筆者下面

還要專講。

其三，它為研究晚明語言學提供了第一手的材

料。楊福綿先生認為根據這個辭典可以判定明朝時

的中國官話是以南京話為基礎的。（5）

《葡漢辭典》作為入華傳教士所編的第一部葡

漢辭典還較為粗糙，“因為它屬於初創，在聲母和

韻母拼寫法上，尚未完全定型，甚至有些模糊混淆

的地方。”（6）但明清之際的入華傳教士，尤其是耶

穌會士，沿着羅明堅、利瑪竇所確立的方向不斷努

大航海以後西方經歷了近四百年的學習漢語的運

動，從1500-1910，在這四百年中西方為我們留下了

一筆豐富的學術遺產。這筆遺產不僅對於研究西方漢

學史具有重要意義，而且對於漢語本體的研究，對於

比較文化、比較語言學的研究，對於今天對外漢語教

學的研究都具有重要的學術意義。對於這筆學術遺產

至今中國和西方的語言學界都還未引起足夠的重視，

更談不上系統的研究。（1）以下筆者祇能概略地對這一

學術遺產作一個簡單的評價，以便以後學界對其進一

步展開深入的研究。筆者認為西方這一時期漢語學習

和研究運動的成就表現在以下幾個方面。

開創了漢外辭典的編纂工作

根據目前的瞭解，“第一部中外合璧的字典，

是1575年到達福建沿海的西班牙奧斯定會會士拉達

（M.de Rada）根據家州土音（閩南話）用西班牙文

編著的《華語韻編》。”（2）明末耶穌會入華以後最

早編纂的雙語辭典是由羅明堅和利瑪竇所編纂的

《葡漢辭典》。該辭典大約形成於1584-1588年之

間，但直到1 9 3 5 年才被意大利漢學家德禮賢

（Pasquale D'Elia, S.J., 1890-1963）在耶穌會檔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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力，編纂出了一大批雙語辭典，甚至多語對照辭

典，其數量之大、成就之高都是令人吃驚的。王力

達先生認為1575-1800年間，傳教士曾編過六十多種

漢語或漢外對照類辭書，大部分為抄本，約有五十

多種保留至今。（7）

這裡有兩點應當注意，一是耶穌會不僅編寫雙

語對照辭典，而且還編了多語對照辭典，如孫璋

（Alexandre de La Charme, 1695-1767）就編有一

部《漢蒙法語字典》，錢德明（Jean-Joseph-Marie

Amiot, 1718-1793）所編的《滿法字典》、《滿、

藏、蒙、漢、梵字典》，魏繼晉（F l o r i a n  B a h r ,

1706-1771）編了《六種語言大字典》，將漢語與拉

丁、法、意、萄、德等語言相對照。

另一點就是在歐洲本土各類漢外雙語辭典也不

斷被編纂出版，德國早期漢學家門采爾（Christian

Mentzel, 1622-1701）所寫的《中文、中文寫作和中

國官話發音的鑰匙》（Clavis Sinica, ad Chinensium

Scripturam et Pronunciationem）是一部識字與發音

的辭典。而米勒（Müller）則編出了《中文鑰匙》

（Clavis Sinica）一書，這部辭典曾對萊布尼茨影響

很大。德國派到俄國工作的巴耶（T.S Bayer, 1694-

1738）寫了《Museum Sinicum》（1730），書中介

紹了中文的書寫和字形，這部書無論在俄國漢學史

上還是在德國漢學史上都有重要意義。（8）18世紀規

模宏大的《漢-法-拉丁詞典》在拿破侖的支援下於

1813年由法國皇家印書局出版，“這是一項名副其

實的巨大工程，碩大的漢文方塊字14,300個左右，

字體為40點，大於1釐米。其中大部分的漢字是木刻

版，由法國工匠從近一個世紀之前的傅爾蒙時代開

始製作。”（9）

進入19世紀以後，隨着基督新教傳教士的入

華，新一輪的雙語編纂熱潮興起，出現了馬禮遜的

《華英詞典》（18 2 2）、《廣東省土話字彙》

（1828）、裨治文（Elijah Coleman Bridgman）的

《廣州土話注音》（1841）、吉士的《上海土白話

入門》（1855）、高第丕（Tarleton P.Crawford）

的《上海土音字寫法》（1 0）、慕維廉（W i l l i a m

M u i r h e a d）的《英漢字典》（1 8 4 8）、合信

（B e n j a m i n  H o b s o n）的《英漢醫學辭彙》

（1858）、鮑康寧（Frederic William Baller）的

《漢英分析字典》、禧在明的（W a l t e r  C a i n e

Hil l ier）的《袖珍英漢字典》（1910）等一批新

書。（11）據吳義雄統計，“在1849年之前，西方各國

學者編著的這類書籍有四十種，其中為新教傳教士

編著的有十七種。除上述馬禮遜的著作外，麥都

思、裨治文、衛三畏、戴耶爾、高德、地凡、 為

仁等新教傳教士編寫的中西文辭典和中文辭彙、對

話方面的書，尚有十二種，此外還有曾在英華書院學

習、後任林則徐英文譯員的袁德輝著作一種。”（12）

其它早期新教傳教士編著的中文詞典如下：（13）

書    名

Dictionary of the Hokkeen Dialect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福建省土話辭典

Vocabulary of the Hikkeen Dialect

福建省土話字彙

 A Chinese Chrestomathy in the Canton Dialect

廣東方言中文文選

A Lexilogus of the English, Malay and Chinese Languages

英文-馬來文-中文辭典

First Lessons in the Tiechiw Dialect

潮州土話初階

Easy Lessons in Chinese, adapted to the Canton Dialect

拾級大成

作　者

麥都思

戴耶爾

裨治文

英華書院教材

廍為仁

衛三畏

出版時間

1837

1838

1841

1841

1841

1842

出版地點

澳門

新加坡

澳門

馬六甲

曼谷

澳門

1807年以後新教傳教士所編著之各種中文辭典



171 文 化 雜 誌 2003

西
方
近
代
以
來
漢
語
研
究
的
成
就

文

化

典》與其他字典相比，具有無可比擬的優點。”（16）

第二，這是第一部英漢辭典，對於中國人學習英文

來說不可多得。吳義雄在談到這本書時說：“它本

身是當時一部比較權威的中西文辭典，同時也開啟

了19世紀包括其他傳教士在內的西方學者編纂類似

辭書的風氣，從而為近代的中西文化交流提供了不

可缺少的語言工具。”（17）

開拓了中國語法的研究

西人入華以後第一部關於中國語法的研究著作

是多明我會傳教士弗朗西斯科．瓦羅（Franc i sco

Varo）用西班牙文所編的《官話藝術》(Arte de la

lengua mandarina)。這本書1703年在廣州以木刻出

版（18），實際上作者想把漢語納入印歐語法系統之

中，他編寫此書時所依據的就是1481年由艾里約．

安多尼奧．內不列加（Elio Antonio Nebrija, 1441-

1 5 5 2）所編寫的《文法入門》（ I n t r o d u c t i o n e s

Latinae）。

這本書的第三至第十三章討論了中文語法問

題。（19）第三章闡述性數格的變化及複數形式；第四

章介紹體詞（形容詞在體詞內）及比較級和最高

級；第五章分析動詞、指示詞、反覆動詞、職業代

詞及詞的性別；第六章再次談到代詞（人稱代詞、

如果說《葡漢辭典》反映了早期天主教傳教士

入華時在語言上的一種努力，那麼馬禮遜的《華英

詞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則

代表着1840年以後新教傳教士在雙語詞典編著上的

努力與成就。《華英詞典》共分三部，第一部名為

《字典》，由三卷組成。共有2700多頁，主要依據

《康熙字典》編譯而成，馬禮遜在序言中說：

“《字典》的第一部分的排列和字數就是根據《康

熙字典》，字的釋義和例子也主要取自《康熙字

典》、取自本人應用漢字的常識、取自羅馬天主教

徒字典的手稿。摘自中國學者和有目的閱讀的各種

著作。”（14）第二部名為《五車韻府》，共2,573

頁。第一卷主要根據中文的發音，按英文字母排列

漢字，使人瞭解每個字的聲調、發音，同時還附有

羅馬天主教士未刊的《字母字典》和廣東方言發

音，來幫助人們查字。（15）第二卷則按偏旁和字根來

排列漢字。《華英字典》的第三部是《英漢字

典》，共480頁。

《華英字典》前後歷時八年。為刊印此書，東

印度公司先後支付了12,000元。《華英字典》是近

代以來西方人在學習漢語過程中編纂辭典的一個典

型代表，其學術貢獻十分明顯：第一，這是第一部

漢英辭典，對西方人學習漢語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法國漢學家雷慕沙說：“馬禮遜博士的《華英字

Chinese and English Dictionary, 2 vol

漢英辭典兩卷

An English and Chinese Vocabulary in the Court Dialect

英華韻府歷階

Chinese Dialogues, Questions and Familiar Sentences

漢英對話、問答與例句

A Chinese and English Vocabulary in the Tiechiu Dialect

漢英潮州土話字彙

The Beginner's First Book in the Chinese Language (Canton Vernacular)

中文入門（廣州土白）

English and Chinese Dictionary, 2 vols

英漢詞典

English and Chinese Student's Assistant,or Colloquial Phrases,letters & c.

英華學生口語手冊

麥都思

衛三畏

麥都思

高　德

地　凡

麥都思

袁德輝

1843

1844

1844

1847

1847

1848

1826

巴達維亞

澳門

上海

曼谷

香港

上海

馬六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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指示代詞、關係代詞、相互代詞）；第七章分以下

欄目：感歎詞、連詞、否定詞、反問詞、條件式

詞；第八章 述動詞及動詞變位；第九章主要講被

動句式；第十章談介詞及副詞，是該書內容最豐富

的一章。它對列出的大量副詞進行了理解與翻譯，

並以西班牙文字母順序進行排列；第十一章祇有幾

頁，主要解釋句子的組成；第十二章討論數詞。最

後的第十三章主題為助詞。（20）

瓦羅的書首開漢語語法研究之先河，功不可

沒，但書中真正探討語法的部分不足三十頁。另

外，他對中國文獻、語法資料的瞭解十分有限（全

書沒有一個漢字），因而實際影響不大。

而按時間推算此時被梁宏仁帶到巴黎的中國教

友黃嘉略在1716年所完成的《漢語語法》應是一本

重要的書。此書雖然並未出版，但在法國漢學史上

是有意義的。全書分兩部分，第一部分講漢語語

法，語音、生活用語、書面用語，後半部分介紹中

國的一般情況。（21）真正開拓了中國語法研究的是法

國入華傳教士馬若瑟。他的《中國語言誌略》

（Notices sur la langue chinoise），這本書1728年

寫於廣州，但直到1831年才在馬六甲出版，1847年

才被布里奇曼 (Bridgman) 由拉丁文譯為英文出版。

《中國語言誌略》共分四個部分：緒論介紹了

中國的典籍、漢字書寫及漢字發音的特點，並按照

中文發音尾音的序列列出了1,445個常用字簡表。（22）

第一部分以口語語法為主，介紹了中文口語的基本

特點和語法特徵。（23）第二部分介紹了中文的書面語

言，說明了古漢語的語法和句法，古漢語之虛詞及

書面語的修辭方法和例句。（24）

馬若瑟的《中國語言誌略》在西方漢語學習

史、研究史上有着不可取代的地位，這表現在以下

幾個方面（25）：

第一，它是西方第一部系統的漢語語法著作。

瓦羅雖首開漢語語法研究之先河，但他基本上仍是

以拉丁文語法來套漢語語法，而且僅有三十頁的內

容，祇能稱得上是一個大綱。而馬若瑟的書僅從中

國各類文獻中引用的例句就有一萬三千餘條，雖然

仍有印歐語法體系等之痕跡，但他“力求越出歐洲

傳統語法的範疇”（26），努力從漢語文獻本身概括出

自身的語法規律。無論從其規模、體系、還是文獻

的豐富性來看，把其稱為“西方人研究我國文字之

鼻祖”是當之無愧的。法國漢學家戴密微（P a u l

Demieville, 1894-1979）把這本書稱為“19世紀前

歐洲最完美的漢語語法書”（27）是十分恰當的。

第二，它是首次把漢語分成白話和文言兩部分

來研究的著作。漢語的書面語言和口頭語言歷來有

很大區別，許多入華傳教士在學習漢語時都體會到

了這一點。馬若瑟敏銳地意識到這個問題的重要

性，在《中國語言誌略》中把白話與文言語法的區

分作為全書的基本構架，白話部分的材料大多取自

元雜劇、《水滸傳》、《好逑傳》、《玉嬌梨》等

小說；而文言部分的語言材料則主要取自先秦典

籍、理學名著等。

把馬若瑟的這一嘗試放到中國語言學史中就可

顯示其學術價值。中國近代漢語的發展過程就是一

個解決書面語與口語嚴重脫節而不斷用現代書面漢

語取代文言的歷史過程。明清時的白話文運動，由

黃遵憲、裘廷梁、陳榮袞開啟了對文言文的批評，

而“5.4”時的白話文運動則將反對文言文提倡白話

文與反封建聯為一體，在陳獨秀、胡適、錢玄同、

魯迅、劉半農等人的努力下，終於使白話成為現代

漢語的主體。（28）1920年“學校語文課程也發生了突

變，首先把小學兒童三千條一貫誦讀的文言文改為

白話文，因而把課目名稱‘國文’改為‘國

語’；⋯⋯這就意味着：一、是現代的漢語，不是

古文（文言文）；二、是大眾的普通話，不是某一

階層的‘行話’和某一地區的‘方言’。”（29）這說

明白話進入學校到1920年才成為現實，而被稱為

“第一次系統地研究了白話文語法，形成了一個完

整的語法體系，使語法知識得以普及⋯⋯”（30）因

而，馬若瑟這本書實際上開啟了中文白話語法研究

之先河。

第三，它是近代以來漢語語法的奠基石。

近代以來的漢語研究在三個地域展開，一是在

歐洲本土，二是在港澳、南洋一帶，三是在中國本

土。馬若瑟的《中國語言誌略》對這三個地域的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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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語法研究都產生了影響。

雷慕沙是“第一位在歐洲僅從書本瞭解中國而

成功地掌握了有關中國深廣知識的學者”（31）。在歐

洲本土最早出版的漢語語法書是前面講過的從德國

到彼得堡的漢學家巴耶爾（Theophilus Siegfried

Bayer）的《中華博物館：詳論漢語和中國文學的道

理》(Museum Sinicum in quo Sinicae Linguae et

litteraturae ratio explicatur...)。這本書不僅介紹了

中國的文字，也是歐洲最早介紹中文語法的書籍。（32）

當時法國的一名學者傅爾蒙（Etienne  Fourmont ,

1683-1745）在1742年也出版了一本中文語法書，

《中華官話和文字的雙重語法》（Linguae Sinarum

M a n d a r i n i c a e  H i e r o g l y p h i c a e  G r a m m a t i c a

duplex），但當代學者認為該書抄襲了馬若瑟書的很

多內容，其水平遠趕不上馬若瑟。（33）在歐洲漢學界

影響最大的漢語語法書是由法國第一位漢學教授雷

慕沙寫成的，而雷慕沙在法蘭西學院開設漢語課程

所參考的書主要就是馬若瑟的書，一百多年來這部

手稿藏在圖書館無人問津，經雷慕沙的學習、介

紹，它才漸為人知。雷慕沙1822年出版的第一部語

法書《漢語語法基礎知識》(Eléments de la grammaire

chinoise) 就“受到了此書的啟發”（34）。這部書被認

為是歐洲“第一部科學的從普通語言學的角度論述

漢語語法的學術性著作。”（35）從此以後，“雷慕沙

在法國公學開創了公開研究漢語，包括民間漢語和

古典漢語的先河。從此，有關漢語語法的著述便不

斷增多了”（36）。

在亞洲的新教傳教士馬禮遜於1811年寫了《通

用漢言之法》，但實際到1815年才正式出版。他按

照英語語法特點對漢語進行了研究，“他將英文的

基本語言規律也當作中文的語言規律，而將中文納

入他非常熟悉的母語的語法結構中。⋯⋯ 作為第一

部系統論述中國語法的著作，該書在漢語語法研究

史上具有開拓性意義。”（37）馬禮遜在寫這部書時未

看到馬若瑟的書，但他對這本書十分關心。一位叫

金斯伯羅子爵 (Viscount Kingsborough) 的人出資

1500英鎊，在馬禮遜的具體安排下1831年由馬六甲

英華書院出版了此書的拉丁文第一版，1847年又是

裨治文的堂弟詹姆斯．裨治文將其翻譯為英文，在

《中國叢報》上出版。（38）這說明在南洋一帶活動的

新教傳教士對馬若瑟這本書一直十分重視。

在中國，1898年由馬建忠所出版的《馬氏文

通》是在中國本土由中國學者所寫的第一部中國語

法書，王力先生把這一年作為中國現代語言學的開

始之年。《馬氏文通》對中國語法學的建立功不可

沒（39），但有些國外學者認為馬若瑟的著作“確實對

《文通》起了影響。這部著作，實際上也許可以說

是馬建忠在上海森伊捏斯（Saint Ignace）教會學校

讀書期間，最早接觸的語法著作之一。⋯⋯實際

上，我們知道當時該教會學校的耶穌會神父就是用

這部著作作為語法參考書的。同時，不難看出這兩

部著作有着共同點，特別在組織結構方面。”（40）這

個問題還有待進一步從史料和內容本身去加以論

證，但貝沃海力（Peverelli）認為這個意見有一定的

合理性，說明了馬若瑟的書和《馬氏文通》之間的

某種聯繫。（41）姚小平在談到這個問題時有一段很好

的說明：“在世界漢語研究史上，《文通》並非第

一部完整的、構成體系的漢語語法書，也並非第一

次系統地揭示出古漢語語法的特點。《文通》的歷

史功績在於，它創立了中國人自己的語法學，打破

了文字、音韻、訓詁的三分天下，使中國傳統語言

文字學向現代語言學邁出了堅實的一步。⋯⋯《文

通》永遠值得我們紀念，但對《文通》以前的歷

史，我們也應尊重，在那段歷史未澄清之前，我們

對《文通》的功過得失便不可能有全面認識。”（42）

19世紀西方人出版的中文語法書還有（43）：

馬士曼（Marshman）在1814年（嘉慶十九年）

英國的 Serampore 出版了《漢語語法要素：漢語的

鑰匙》(Elements  o f  Chinese  Grammar ,  Clav is

Sinica)。1815年馬禮遜也在 Serampore出版了他的

《漢語語法》（A  G r a m m a r  o f  t h e  C h i n e s e

Language）。

1 8 2 9年（道光九年），在澳門出版 J . A .

Gonçalves 的《漢語文字語法入門》（Arte China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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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onstante de alphabeto e grammatica）。

1834年（道光十四年）,在俄國的聖彼得堡出版

Yakinf 的《漢語語法》（Kitajskaya grammatika）。

1853年（咸豐三年），在上海出版的《上海方

言土話語法》（A Grammar of Colloquial Chinese,

as Exhibited in the Shanghai Dialect）是第一部專

門寫方言語法的書，一直到現在仍具有歷史語言學

作用。作者艾約瑟（Joseph Edkins）是英國研究漢

語語法最有成就的學者，他寫了很多關於漢語語言

學的著作。（44）

法文版最早專門寫漢語官話語法的書是1856

年（咸豐六年）在巴黎出版的安東尼．巴贊 （A.

Bazin）的《官話語法：漢語口語的基本法則》（

Grammaire Mandarine, ou principes généraux de la

langue chinoise parlée）。

英文最早的有關漢語官話語法的書是1857年

（咸豐七年）在上海出版的艾約瑟的《漢語官話口

語語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colloquial

L a n g u a g e ,  c o m m o n l y  c a l l e d  t h e  M a n d a r i n

Dialect）。

德文這方面的著作雖然也有，但是國際影響不

大：1 8 5 7 年（咸豐七年）在柏林出版了碩特

（Wilhe lm Schot t）的《授課自學用漢語教程》

（Chinesische Sprachlehre,  zum Gebrauche bei

Vorlesungen und zur Selbstunterweisung）。

英國殖民地的官僚們所編寫的英文教科書還

有：

1 8 6 3 年（同治二年），在牛津出版的J .

Summers的 《漢語手冊、語法及文選（上、下）：

學習漢語的學生們所編並為其提供初級學習材料》

（A Handbook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Parts I and

II: Grammar and Chrestomathy, prepared with a

v iew to  in i t ia te  the  s tudent  o f  Chinese  in  the

rudiments of this language, and to supply materials

for his early studies）。

1 8 6 4 年（同治三年），在香港出版的W .

Lobscheid 的《漢語語法（兩部）》（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 (2 parts) ）。

1867年（同治六年），在上海出版的威妥瑪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的《為協助

學生學習在首都使用的諺語口語而編寫的漸進課

本：語言自邇集》（A Progressive Course Designed

to Assis t  the Student  of  Col loquial  Chinese as

S p o k e n  i n  t h e  C a p i t a l  a n d  t h e  M e t r o p o l i t a n

Department）。這部書所收集的語言材料至今仍很

有價值。（45）

歐洲在雷慕沙之後較有影響的漢語句法書是

1869年（同治八年）在巴黎出版的儒蓮（Stanislas

Julien）的《漢語的新句法》（Syntaxe nouvelle de

la langue chinoise）。當代學者認為1873年（同治

十二年）儒蓮在巴黎出版的《漢語口語及書面語的

語法（第一卷：口語；第二卷：書面語）》（46）參考

價值現在還很高，他的語法分析能力遠遠超過當時

存在的其他語法教科書。

從馬若瑟開始到19世紀，西方人對中國語法研

究的總結性著作是德國人甲伯連孜（Hans  Georg

von der  Gabelenz,  1840-1893）的《漢文經緯》

（Chines i sche  Grammat ik  mi t  Aussch luss  des

n i e d e r e n  S t i l s  u n d  d e r  h e u t i g g e n

Umgangssprache）。全書共分三卷，共549頁。第

一卷總體介紹了中文的一般性特點，漢語的歷史及

漢字的書寫等；第二卷具體分析了漢語的語法特

點；第三卷以原始的中文語言為材料說明中文的多

種表達方法。

甲伯連孜並不是漢學家，而是著名的語言學

家，因而他對中文語法的理解更為獨特。根據姚小

平的研究，甲伯連孜的漢語語法觀有以下五個方

面：

第一、甲伯連孜把漢語的（實）詞劃分為九

類，即“歎詞、摹聲詞、指代詞、名詞、部分關係

詞、數詞、形容詞、否定詞、動詞。”（47）

第二、“甲伯連孜認為，漢語句法的基礎是若

干條相對固定的詞序規則。語法句子的必要成份是

主語合乎謂語，分詞可以不變。”（4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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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虛詞。

第四、漢語的格，他認為有五種格：“1）主

格：名詞在動詞前，作主語；2）表格：名詞處於句

末，不受動詞支配；3）賓格：名詞處於動詞（或介

詞）之後，受動詞（介詞）支配；4）屬格： 一個名

詞的後面跟着另一個名詞，前者為後者的限定語；

5）狀格：名詞直接或間接處於形容詞或動詞之前，

起着說明限定作用。”（49）

第五、心理主語。

莫東寅在《漢學發達史》中認為甲柏連孜是

“以語言學者貢獻於漢學研究”（50）。當代德國漢學

家 Eduord Erkes 認為：“《漢文繹緯》在漢語研究

史上開闢了一個新的篇章。以往的著作，從18世紀

馬若瑟的《漢語劄記》到蕭特（W. Schott）、恩德

利希（Endlicher）和儒蓮的語法，對漢語的語法現

象已作了系統明白的解說，但對漢語的語法結構和

其它特點還不甚了了。在甲柏連孜以前，人們一直

無意識地受到一種成見的左右，即認為應該根據拉

丁語的模式衡量每一語言、建立每一種語法體系。

甲柏連孜第一個徹底擺脫了這種成見，認識到了一

種印度支那語言的特性。”（51）從馬若瑟到甲柏連

孜，西方的漢語語法研究達到了一個新的高度。何

莫邪甚至認為甲柏連孜的這本書“是西方至今最著

名的，資料最豐富的古漢語語法書”（52）。

開啟了中文拉丁拼音化的歷程

漢字音韻的字母之學“正式產生是在唐代。敦

煌發現的唐人《歸三十字母例》和守溫韻學殘卷的

三十字母都是很好的證明材料”（53）。清代音韻學有

了更進一步的發展，但以拉丁字母注音漢字卻開始

於明末耶穌會入華以後。

根據近十年的最新研究，第一個制定這個注音

表的是羅明堅和利瑪竇。此表見於他們在肇慶時所

編的《葡漢辭典》，這部辭典不僅在漢外雙語辭典

編纂史上有其獨特的地位，而且正如我們在上面所

講到的，它同時在漢字的拉丁字母注音史上也有着

極其重要的地位。

按照楊福綿的研究，辭典的排列是一行葡語單

詞，一行羅馬字，一行漢語詞，通過這種平行的對

比排列使傳教士可以根據羅馬字的注音讀出中文的

字或詞。例如：

　　葡語詞 羅馬字 　　　　　漢語詞

Bom parecer piau ci 嫖致，美貌，嘉（“嫖”為“標”之別字）

Escarnar co gio 割肉，切肉、剖肉

Espantadigo chijn pa 驚怕，駭然，驚駭

Esperar, cofiar van,cau,sin 望，靠，信

Estudar to sciu 讀書，看書，觀書

Fallar chiã cua,sciuo cua 講話，說話

Fallar Mãdarin cuoõ cua, cinyin 官話、正音

楊福綿認為“這是羅氏在肇慶學習漢語時所創

製的最早的羅馬注音，不過系統尚不完備，例如無

送氣音和聲調符號；聲母和韻母的拼法尚未完全一

致，不免有模稜含混的地方。”（54）幾年前筆者在中

國國家圖書館工作時曾發現一份拉丁字母和漢字對

照的稿本，1999年國家圖書館在《中國國家圖書館

古籍珍品圖錄》（54）一書中正式公佈了這份文獻，並

注明這是利瑪竇所做，時間為1588年。這是一份極

其珍貴的歷史文獻，它不僅對研究中國基督教史有

着重要意義，而且對研究中文的拉丁字母注音歷史

也有重要意義。因該文獻《中國國家圖書館古籍珍

品圖錄》祇公佈了書影，沒有公佈全文，而且因此

文獻一直未被研究者發現和注意，故現將該文獻的

中文和拉丁字母注音對照表及拉丁翻譯公佈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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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中文和拉丁字母注音原文

主瞻部州

經歷七趣

然後墜地域

人中無脫援生

而決臨下

貧窘拯非

而天子衍汶　跨高降凡

怖化日甚

惶怖速往帝釋天所

稽首頂足悲啼雨淚

具白前唯溺

天主奈之何

爾時天主聞此諸超

極生驚怪作如是念

何為七趣

默然思惟

以天觀見豬犬、野獍、鳥、鵲、龍、蛇

係於爾所趣皆食不淨

爾時天主見斯事如矛刺心憂愁不樂

念誰能救是所故投

復作是念

唯有如來應等覺，是而舊趣

爾時帝釋至於曉，特眾香花種種飲食

往世尊所顯面禮，旋繞七匝恭敬洪養

進坐一面於世尊

見白善往士趣之事

唯願世尊哀愍救撥

說此語已爾時從頂上放大光明照十方界遠

復口中見微笑，相告帝釋言天主

當知有一總持名曰佛頂尊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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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份文獻不僅在中國基督教思想史上有着重要

意義。在中國語言學史上也有着重要意義。從時間

上來說，這篇文獻是繼《葡漢辭典》以後，第二篇

以羅馬字母拼讀漢字的文獻，需要我們深入研究。

尹斌庸先生認為《葡漢辭典》是漢字拉丁注音的

初創時期，而真正的完成時期是1598年利瑪竇第一次

進京失敗後，返回南方過程中，在運河的船中與郭居靜

（Lazare Cattaneo, 1560-1640）合作制定的拼音方案。

《利瑪竇中國劄記》中有這樣的記載：“整整用了一個

月的工夫才到達臨清城。這看來似乎是浪費了一個月的

寶貴時間，但實際上卻不是。鍾鳴仁擅長使用中國語

言，由於他的可貴幫助，神父們利用這個時間編製了一

份中國辭彙。他們還編成另外幾套字詞表，我們的教士

們學習語言時從中學到了大量漢字。在觀察中他們注意

到整個中國語文都是由單音節組成，中國人用聲韻和

音調來變化字義。不知道這些聲韻就產生語言混亂，

幾乎不能進行交談，因為沒有聲韻，談話的人就不能

瞭解別人，也不能被別人瞭解。他們採用五種記號來

區別所用的聲韻，使學者可以決定特別的聲韻而賦予

它們各種意義，因為他們共有五聲。郭居靜神父對這

個工作做了很大貢獻。他是一個優秀的音樂家，善於

分辨各種細微的聲韻變化，能很快辨明聲調的不同。

善於聆聽音樂對於學習語言是個很大的幫助。這種以

音韻書寫的方法，是由我們兩個最早的耶穌會傳教士

所創作的，現在仍被步他們後塵的人們所使用。如果

是隨意書寫而沒有這種指導，就會產生混亂，而對閱

讀的人來說，書寫就沒有意義了。”（57）但是於這個

完成時期所制定的“音韻字典”至今尚未發現。

1601年利瑪竇歷經波折終於定居北京，在京期間

應當時製墨專家程大約之邀為其製版畫三幅，並以拉

丁字母給這三篇文章注了音，這三篇文章後“由教會

單獨編成一本小冊子，全書一共祇有六頁，取名叫做

《西字奇蹟》，收藏在梵蒂（岡）圖書館，編號是

Racc., Gen. Oriente, Ⅲ，2331（12）。”（58）

利瑪竇的這三篇拉丁字母注音經尹斌庸整理如

下：（59）

能舉一切如來，會受灌頂

能讖一切有幻成清淨

除舊於令趣所生之處

能憶一遍

若誦一遍

設壽□盡者現延壽

一切地域鐵定篾生

獄主世界悉香成空

能開一切佛國天界之門

隨願往生

帝釋天主復白佛言

悖贖世尊法誡總持章非時

世尊受天主清說此陀囉吸

總持

總持

總持五百八十八春 　（5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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於 誨 聖

見 則

時 風 發

漸

篤 堅 復 復

風 懼

眾 後

無 據

歐 邏 瑪 竇

難 時

談 憂 變 問 憂

聖 經 證 難

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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後 復 於 國 則 從

樂 辭 歟 樂 則 樂 則

擇 謬 樂

樂 際

終 尋 貝

於

國

萬 曆 歲 寶

會 瑪 竇 謹 題

氣

鎖 於

棄 絕 潔

熾

蟲 無 遺 樹 燼

於 為 發 為 證

惡 穢 穖

從寵

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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寶

竇 謹 題

贈

廣 於 無 憤

遠 聲

書 幾 萬 問

談 論 對 後

萬 後 達

後

遺 書 猶 聞 視 豐 時

亂 於 時 無 異

萬 國 壽

書殫 極

門 達 廣 識

惡 習 則則

勱 無 適

萬 曆

會

歲 臘

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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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 終 與 聖 業

藝 無 書

歟 國 傳 紀

書 廣 穩 萬 聽

則 聲 書 無 數 聞

遠 異 礙 聞

詳 諦 識

確 書 預 擇 筆 筆

書眾

歲 竇 詩

遠 壽 氣

為

製 絕 則

國

見 國 圖 載

極 時 無 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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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利時傳教士金尼閣在利瑪竇逝世後與中國

文人王徵合作，於1626年完成了《西儒耳目資》

一書。這部書是對利瑪竇方案的一個具體運用，

它“祇是對利瑪竇等人的方案做了一些非原則性

的修改，其中主要是簡化了拼法，可以說是對這

個方案的進一步完善。”（60）

從《葡漢辭典》到《西儒耳目資》，入華耶穌

會士完成了用拉丁字母拼讀方案的制定。“《西儒

耳目資》是一部具有劃時代意義的著作⋯⋯”（61）羅

常培先生把從利瑪竇到金尼閣的努力稱為“利 ﹣金

方案”，並認為這一方案對中國音韻學有三大貢

獻：

第一、“借用羅馬字母作為拼音的符號，使後

人對於音韻學的研究，可以執簡馭繁”；

第二、可以依據“利 ﹣金方案”所提供的材料

來確定明末“官話”的音值；

第三、“自從利瑪竇金尼閣用羅馬字標注漢

音，方以智、楊選杞、劉獻廷受到了他們的啟示，

遂給中國音韻學的研究，開闢出一條新路徑。”（62）

金尼閣的《西儒耳目資》的拼音方案為今日的中

文拼音打下了基礎，以下兩個表（63）可看出二者之間的

關係。從這兩個表的相似性可以看出今天我們所採用

的拼音方案是受到了金尼閣和王徵《西儒耳目資》

拼音方案的影響。

爾 觀 載 疇

無 異 諗 國 將

聞 習 異

狀 諦 觀 國

國

學 繹 聞 萬 無

國

萬 歲 臘 歐 邏

瑪 竇 撰 並 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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豐富了中國近代漢語辭彙

學習中文，編寫辭典，而後翻譯西方書籍，介紹

西方文化。這幾乎是明末清初以來所有入華傳教士所

要經歷的兩個階段。將西方的語言學著作譯介到中

國，這是他們學習中文達到一定程度的一個標誌，另

一方面這種翻譯過程又對中國語言產生了影響，這種

影響的重要方面之一就是豐富了漢語的辭彙。

首先，傳教士的中文著作豐富了中文宗教辭

彙。最早傳入中國的基督教流派是唐貞觀年間的景

教，現流傳下來的漢文景教文獻有九種。（64）景教在

譯經過程中就創造了一些辭彙，如，〈大秦景教流

行中國碑頌並序〉中將“撒旦”譯為“娑殫”，將

“彌賽亞”譯為“彌施訶”（65）；在《序聽迷詩所

經》中將“天主”譯為“天尊”，將“耶和華法”

譯為“天尊序婆之法”（66）。

明末清初基督教第二次入華以後在譯經過程中

也創造了一些新的宗教辭彙。羅明堅最早在肇慶寫

《祖傳天主十誡》，“天主”一詞屬借用詞，《史

記》封禪書中，“天主”祇是八神之一的名稱，以

後佛教在經書中也稱諸天之主為天主。但經羅明堅

之後，利瑪竇寫出《天主實義》等一系列書後，

“天主”一詞被賦予了新的含義，成了基督教中

“上帝”、拉丁文 Deus 的漢文表達。類似的這種借

用詞還有“禮拜”等。同時，他們也創造出了一些

新詞：

性薄錄 Simbolo（信經）

厄格勒西亞 Ecclesia（教會）

罷德肋 Padre（聖父）

共斐兒瑪藏 Confirmasão（堅振）

費略 Figlio （聖子）

共蒙仰 Comunhão（領聖體）

撥弟斯摩 Baptismo（聖洗）

撒格辣孟多 Sacramento（聖事）

新教傳教士入華以後也十分關注《聖經》中文

版的翻譯，馬禮遜用了很大的力氣去翻譯《聖

經》，與此同時還有馬士曼的《聖經》譯本。馬禮

遜在翻譯時有些辭彙採取了借用中文詞的方法，如

God ，他譯為“神”；有些則根據中國的習慣加以

創造，如 Baptism 他譯為“洗禮”。馬禮遜譯本的

主要概念如下：

God（神）

Baptism（洗禮）

Jehovah（神主）

Holy spirit（聖風）

根據李志剛的研究，當時幾個主要譯本對《聖

經》各章譯名略有差異，但這些章名卻對以後的基

督教術語產生了重要影響，現將各種《聖經》譯本

的章名列表如下：

表一

 韻母 聲母 名稱字母 聲調 中文音節

《西儒耳目資》方案 50個 20個 29個 5個 1,507個

　　　現有方案 35個 21個 26個 4個 1,331個

表二

一字韻母 二字韻母 三字韻母 四字韻母

《西儒耳目資》方案 　 5個 　20個 　22個 　 1個

　　　現有方案 　 6個 　21個 　12個 　 4個



184

文

化

西
方
近
代
以
來
漢
語
研
究
的
成
就

文 化 雜 誌 2003

其次，傳教士的中文譯本大大豐富了中文的科

技辭彙。例如在《幾何原本》中利瑪竇和徐光啟創

造了關於幾何的一系列新詞：幾何、點、線、直

線、平面、曲線、三邊形、四邊形、多邊形、平行

線、對角線、相似、直角、垂線、鈍角（67），這些辭

彙沿用至今。

利瑪竇在《萬國輿圖》中，艾儒略在《職方外

記》中，創造了“經線”、“緯線”、“熱帶”、

“冷帶”、“溫帶”、“地球”、“地中海”、

“亞細亞”、“歐邏巴”等一系列新的地理方面的

辭彙，有些則是將中文原有的辭彙賦予新義，如

“北極”、“南極”、“赤道”等。（68）

另外，鄧玉涵對物理學辭彙有所創新，巴多明

對生物學辭彙有所創新等等，我們不再一一列舉。

關於這方面的研究仍大有空間，有許多基礎性研究

需要去做。

新教入華以後，由於其譯書的數量、規模都要

超過明清間入華的耶穌會時期，因而在科技辭彙的

創新上更為突出。偉烈亞力（A l e x a n d e r  W y l i e ,

1815-1887）和中國學者李善蘭在《代數學》和《拾

級》中第一次提出了解析幾何，微積分的新術語。

如他們所創的解析幾何學的新詞有：

代數幾何 原點   軸線

縱橫線 橫線 縱線

縱橫軸 橫軸 縱軸

極 原線 帶徑

極角距 直角縱橫軸 相距線

圓錐曲線 物線 物線之心

準線 通徑 物線之徑

次切線 法線 次法線

橢圓 橢圓之二心 橢圓之中心

橢圓之徑 長徑（軸） 短徑（軸）

長軸之通徑 橢率 正、餘通弦

相屬徑 雙曲線 雙曲線之心

雙曲線之中點 雙線徑 雙曲線之橫徑

橫徑之通徑 等邊雙線 雙線兩心差率

相屬雙線 漸近線 立方拋物線

三乘方拋物線 半立方拋物線 三乘方拋物線

代數曲線 越曲線 擺線

擺線之母輪 擺線之母點 對數曲線

螺線 亞奇米德螺線 雙曲螺線

對數螺線

 另外，偉烈亞力在《拾級》序言中提到如下曲

線名稱：薜荔葉線、蚌線、餘擺線、和音線、次擺

線、弦切諸線、指數線、等角螺線、交互螺線、兩

端懸線、葛西尼諸橢圓線、平行動線等。

微積分學術語有：

馬禮遜譯本
神天上帝啟示
新遣紹書

          （章）

委辦譯本

      （章）

淺 文 理 釋  本
新 約 聖 經 目錄

     （章）

和合譯本

 （章）

1. St. Matthew (28) 馬寶書 (28) 馬太福音傳 (28) 馬太福音 (28) 馬太福音   (28)

2. St. Mark (16) 馬耳可書 (16) 馬可福音傳 (16) 瑪可福音 (16) 馬可福音   (16)

3. St. Luke (24) 路加書 (24) 路加福音傳 (24) 路加福音 (24) 路加福音   (16)

4. St. John (21) 若翰書 (21) 約翰福音傳 (21) 約翰福音 (21) 約翰福音   (21)

5. The acts (28) 使徒行傳 (28) 使徒行傳 (28) 使徒行傳 (28) 使徒行傳   (28)

6. Epistle to Romans (16) 與羅馬輩書 (16) 使徒保羅達羅馬人書 (16) 達羅馬人書 (16) 羅馬人書   (16)

7. I Corinthians (16)

8. II Corinthians (13) 可林多輩多一書(16)

英皇欽定本
King James Version
The New Testaments
　　　　　　    （章）

新約聖經各版本目錄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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變數 常數 函數 陽函數 陰函數

增函數 損函數 限 微分 微係數

微長數 長數 級數 疊微分 偏微分

全微分 偏微分 極大 極小 極大點

極小點 代數函數 越函數 對函數 指函數

圓函數 線微分式 曲率 曲率半徑

合吻(曲率)圓

漸伸線 獨異點 凸 凹 彎點

倍點 歧點 特點 積分（69）

由於西方書籍的大量翻譯，譯名的統一就成了

一個大問題，比較而言新教傳教士更為主動和自覺

地注意到了這個問題。傅蘭雅（John Fryer 1839-

1928）當時提出了名詞翻譯和定名的三項原則：

“1）沿用中文已有名詞。例如，金、銀、銅、鐵、

硫磺等。若譯名中文已有，但中文辭典內查不到，

例如強水（硝酸），磺水（硫酸）等，則可參考已

有之中文同類譯書，或詢問知其名詞的中國技術人

員、商賈或工人。2）設立新名：i .常用漢字加偏

旁，仍借用其音。例如，鎂、鉀、鉑、碳等。ii. 以

幾個漢字表示一個譯名，並常按物性意譯。例如養

氣（氧）、輕氣（氫），火輪船等。iii. 直接音譯為

漢字，有機化學初始大多依此，如金雞納（奎寧）

等。3）編纂外漢專科辭典。凡譯書時所定新名（人

名、地名、物名）皆隨時收集，出版時附於書末，

以便查閱。待收集足時，可彙成外漢專科辭典，以

使後繼譯書者查考。”（70）

他們的確也是按照這個原則來做的，如在譯數

學著作時，中國有豐富的數學文獻和數學術語，他

們在確定譯名時盡量採用，將相同或相近意義的術

語對應起來，例如

plane mensuration　方田

fellowship　衰分

alligation　均輸

indeterminate analysis　盈月

trigonometry　三角法，勾股

altitude of a right-angled triangle 　股

dividend　實

ratio　率

common measure　等數

proportion　比例，粟布

evoluton　開方，少廣

solid mensuration　商功（67）

正是在傅蘭雅，偉烈亞力等人的努力下，1891

年益智書會成立了以傅蘭雅為主席的地名人名委員

會，雖然這項工作後來進展不大，但他們的設想和

譯名原則還是有積極意義的。以後江南製造局編製

了一些專業性詞典，大多也都有新教傳教士的參

加，如〈汽機中西名目表〉、〈化學材料中西名目

表〉、〈西藥大成藥品中西名目表〉、〈金石識別

表〉等，這些對統一當時的科技術語都起到了重要

作用。

第三，入華傳教士所創立的社會科學及社會生

活方面的新詞。

明清之際入華耶穌會士在創立社會科學的漢語

辭彙時，大多是音譯而不是意譯，如艾儒略在《西

學凡》中這樣翻譯：

落日加 logica （邏輯）

默達費西加 metaphysica（形而上學）

費斐錄所費亞 （理學）

philosophia （哲學）

這些辭彙大多沒有流傳下來，但他們仍為中國的社

會科學的發展留下了一些重要概念，奠定了基礎，

如傅汎際（François Furtado, 1587 (1653)）和李之

藻合譯的《名理探》，為中國邏輯學的發展提供了

一系列重要的範疇，下面這個表便可看出這一點：

今日邏輯概念

依性 固有非質屬性、偶有性

《名理探》譯名

宗
類
殊
獨 種差

類
種



186

文

化

西
方
近
代
以
來
漢
語
研
究
的
成
就

文 化 雜 誌 2003

這是對亞里士多德“謂詞理論”的翻譯，晚清

時嚴複翻譯《穆勒名學》時，就受到了《名理探》

的影響，如把“五公論”改為“五旌”，而概念論

則直接用了《名理探》的“十論”譯法。（72）

新教傳教士入華及在中國周邊活動時也創造了

不少新的有關社會生活和社會科學的新辭彙，如：

貿易 （trade）

火車 （train）

文學 （literature）

公司 （Company）

法律 （law）

新聞 （new）

火輪車 （wheel steamship）

巴釐滿 （parliament）

火輪車 （steam-train）

目文好司 （house of commons）（73）

馬禮遜在他的《華英字典》中也首次使用了一

些新的現代漢語語詞，例如：

apostle 使徒

apostle of Jesus 耶穌的使徒

（《英漢字典》頁27）

blacklead 鉛

blacklead pencil 鉛筆

（《英漢字典》頁44）

critic of books 善批評書士

（《英漢字典》頁98）

digest in the stomach胃中消化

（《英漢字典》頁120）

exchange 換、交換

（《英漢字典》頁153）

infect 病過與人，傳染

（《英漢字典》頁228）

jude 審、審判

（《英漢字典》頁238）

law 法、法律、法度

（《英漢字典》頁249）

level 平的、水平、水準

（《英漢字典》頁254）

natural 自然的

（《英漢字典》頁290）

necessarily 必要地

（《英漢字典》頁291）

organ 風琴

（《英漢字典》頁309）

practice 習、習行、演習、習射

（《英漢字典》頁331）

unit 單位

（《英漢字典》頁449）（74）

漢語中的外來詞是漢語詞彙學研究中的一個重要

方面，魏晉南北朝佛教傳入後，“大量佛經譯成漢

語，對漢語尤其是漢語辭彙產生了巨大影響。”（75）

漢語辭彙史上外來詞最多的另一個時期就是明清時

期，從利瑪竇到傅蘭雅，從羅明堅到馬禮遜，傳教

士大量的中文著作為近代漢語辭彙提供了大量的外

來詞。這些辭彙中有完全音譯的如阿門（amen）；

有的是音譯兼意譯的，即兼顧了語音和語義兩個方

面，如引擎（engine）；也有半音譯半義譯的，即這

些詞一部分是音譯，一部分是義譯，如白令海

（Behring Sea），“白令”為音譯，“海”為意

譯；有些是舊詞新用如“天主” （De u s），神

（God）。（76）王力先生認為“鴉片”就是一個借用

詞，《本草綱目》殼部“阿芙蓉”下說“阿芙蓉，

一名阿片，給作鴉片，是罌粟花之津液也。”所以

他說鴉片“這個詞是從英語 Opium 借來的。”（77）

傳教士所創立的這些外來詞，不僅豐富了漢語的

辭彙，也使“漢語複音化的發展速度更快了”（78），

即從單音節詞向多音節詞的發展速度加快了，更多

的多音節詞出現了。意大利漢學家馬西尼（Federico

Masini）也認為，“來自西方語言的那些借詞，是促

使漢語向多音節化方向發展的一個主要因素。”（79）

傳教士所引入中文中的這些外來詞不僅僅在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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言學內部產生了影響，它還代表了西方文化在中國

的影響，任何“外來詞具有語言、文化、社會三種

符號身份”（80），因此，“外來詞無疑也是語言文化

的一種體現”。（81）如利瑪竇、馬禮遜等人所創立的

一些基督教辭彙無疑代表了西方宗教文化，表現了

西方文化同中國文化的融合。正如邢福義所說：

“詞語借用是一種廣泛的語言文化現象。從表層來

看，詞語借用在文化交流中起到了傳遞文化資訊的

作用；而深一層來看，各個時代，各個不同社會之

間文化交流的各種各樣的媒介和方式及形形色色的

內容都會在詞語借用中留下生動的記錄。”（82）也就

是說，漢語外來詞是文化交流的體現，是一個民族

文化變遷的見證。晚明至晚清近三百年間傳教士們

在他們的中文著作中對漢語辭彙發展的貢獻，至今

尚無一部專門性的研究著作。明末清初天主教入華

留下近七百多部著作，馬禮遜入華後基督教新教又

留下近千部著作，由於這些中文著作大陸學者許多

還讀不到，因而無法深入研究。從漢語詞彙學來說

這是一個亟待開發和研究的重要領域。（8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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